
当地时间2024年8月8日至12日，第
82届世界科幻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
还颁发了被视为“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
奖”的“雨果奖”。

在2024年雨果奖的最终入围名单
中，中国科幻作家入围了9个重要奖项。
其中何夕的《人生不相见》与王晋康的《水
星播种》入围“最佳长中篇小说”；顾适的
《〈2181序曲〉再版导言》入围“最佳短中篇
小说”；韩松《没有答案的航程》和宝树的
《美食三品》入围“最佳短篇小说”。虽然
最终未能斩获奖项，但他们在科幻领域的
成就依然有目共睹。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因去年在成都
召开的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而刷新了对
中国科幻认识的人，显然还有很多。这些
印象像一颗颗种子，在热爱科幻的人们心
里发芽、萌生，漂洋过海。中国科幻中不
仅蕴含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还传递着
中国人的情感与价值观。当这些作品以
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映照的是中国科技
的蓬勃发展和国力的日益强盛。

中国科幻正在加速“文化出海”，愈发
深刻地融入世界科幻版图，在新时代讲好
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中国科幻的新创
造，正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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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幻作家肯·麦克劳德：

以更广阔的视野
来看待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

上月初，首部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科
幻短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上线，并同步
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的“探秘古蜀文
明——三星堆与金沙”展览，引发广泛关注。
迄今该剧传播总量超过1.4亿，其中短视频
平台总播放量达1.35亿，跻身抖音短剧最热
榜前五名。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共13集，每集时长
3—4分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近未来”的故
事：外星文明入侵导致地球古文明遗迹接连发
生异变，三星堆成为唯一尚未发生异变的遗
迹。3支来自不同势力的人物进入数字生成
的古蜀国，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该
剧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古老的三星堆文
明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历史与未来交织，为观
众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索之旅。

作为传统电影技术与AI技术融合的探
索之作，《三星堆·未来启示录》邀请多位历史
专家与科幻作家指导，在技术应用层面取得
不少创新突破，无须真人实拍和虚拟拍摄，克
服了传统影视制作中的许多限制，为作品增
添了强烈的科技感和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认为，该剧
实现了AI技术“高保真”、丰富元素“厚叠加”
和镜头剧情“密剪接”，展现了AI技术在影视
制作中的潜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黄剑华表示，该剧为三星堆文明的传播注
入了新的活力，通过科幻视角为观众提供了
欣赏古代文明的新颖方式。

近年来，科幻微短剧领域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态势，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
究员王婧认为，传统观念中，科幻影视被视为
高成本、长周期的工业产品，而微短剧则以其
短平快、小体量著称，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
衡点成为挑战。因此，业界需深入探索微短
剧在科幻领域的独特优势，创作出既符合媒
介特性又富含科幻魅力的作品。

王婧建议，在创作上，科幻微短剧应聚焦
时效性话题，回应社会热点，激发观众思考。
例如，利用“未来商店”探讨职场问题，或通过
元宇宙、AI等概念激发对未来发展的想象。

叙事上，微短剧应注重科学理念的融入
与现实逻辑的构建，使科幻元素成为推动情
节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呈现形式上，竖屏微短剧为科幻题材
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创作者可借此探索

“虚拟+真人”“国风+赛博朋克”等新颖风格，
拓宽科幻微短剧的艺术表达边界。

此外，政策层面的扶持也为科幻微短剧
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及网络剧片“网标”制度的实施，为
科幻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
规范指引，推动其向精品化方向发展。“故而，
科幻微短剧需在创作理念、叙事手法、呈现形
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依托政策扶持与市
场需求，不断提升作品质量与文化内涵。只
有这样，科幻微短剧才能在未来影视市场中
占据一席之地，为中国科幻影视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王婧表示。

科幻微短剧
如何拥有文化内核

记者：作为一位资深的科幻迷和科幻作
家，能分享一些与中国科幻或者中国科幻迷
之间的故事吗？

肯·麦克劳德：我是在2019年中国科幻大
会的时候与中国科幻结缘。受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邀请，我和妻子在中国度过了非常愉快
的时光。当时，我们遇到了许多科幻作家和
学者，到场的众多科幻迷也展现出极高的热
情，他们对于科幻严谨、认真的态度深深感染
了我。因为语言沟通的原因，与我们交流最
多的是我们的志愿者翻译。但我没想到，她
竟然也是一个“科幻专家”。她告诉我，她自
己就是科幻迷，她就读的大学里就有一个有
上百名成员的科幻社团，让我很受震撼，原来
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有这么好的科幻氛围。

去年，我受邀参加了成都的世界科幻大
会，那是一次令人惊叹的经历。我的朋友尼
古拉斯·怀特和我负责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
会展位，人们来到展位前热切地索取着关于
格拉斯哥的所有传单和卡片，成百上千的粉
丝和参观者希望与我们合影留念。正如我在
关于成都的博客文章中所说：“成千上万的人
穿过了会场，有一日游的小学班级、来自各方
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家庭，但他们绝不是为了
寻求浅层的快乐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科技
而来。”我还记得，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展
位对面的书摊前，从早到晚都有手里拿着书
籍、排起长队的顾客。讨论会的座位不够多，

人们就站着旁听，他们挤在门口，求知若渴用
手机记录。

记者：近年来，《三体》等中国科幻作品在
国际上取得巨大成功。您如何看待科幻文化
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它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人们？
肯·麦克劳德：的确，我自己也是《三体》

的粉丝。阅读《三体》并观看其改编的影视是
一种独特的体验。我主要看了奈飞的版本，
这一版本在忠于原著基础之上，将部分情节
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我在观看中发现，它
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于传统英语“硬科幻”，
同时融入了很多中国文化，让人意犹未尽。

在我看来，来自中国的科幻作品不仅想
象力丰富，还深度地反映了全球正在发生的
社会发展和科技变革，以及在此时代背景下
的个体经历。这些作品能够帮助西方读者更
好地理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更重
要的是，它们还能够以全球化的视角来激发
西方科幻文学不断创新。

《三体》及其改编作品不仅展现了科幻文
学的魅力，同时也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
同的描绘与想象未来的故事讲述方式。这种
跨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科幻领域的内容，还
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科技进步
和社会变迁。

记者：您参与了多次科幻大会，令您印象
最深刻的是哪一届？您对世界科幻的变化有
什么观察和期待吗？

肯·麦克劳德：1995 年，我第一次在格拉
斯哥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对于长期生活在英
国的人来说，能够见到并聆听北美作家的不
同见解，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正是北
美的许多著名作家对英国科幻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我看来，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是一
场国际交流的盛会，我在大会竞标、活动和房
间聚会中，感受来自西欧和北欧粉丝的热情，
也欣喜于与来自俄罗斯以及东欧和巴尔干地
区粉丝的相遇。

我想，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是一场开
端，从那以后，不仅在世界级别的科幻大会上
能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幻爱好者，即使是在
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性大会上，我们也能与来自
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粉丝和作家相遇、交流。

记者：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科幻产业发
生了巨大变化。如您所见，今天中国的科幻产
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样戏剧化的变化看上去也
很科幻。您觉得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肯·麦克劳德：我受邀参加《科幻与未来
科学》沙龙时，加入了一个由成都世界科幻大
会参与者发起的微信群。我想中国的科幻场
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有科幻粉丝“为爱发
电”，有像范张、贾梨园和严锋教授这样的教
育者深耕学术，有广大作家坚持创作。

我曾在 2019 年的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会议上提出：“中国坦率地谈到了在科学技
术以及科幻领域继续发展的需求，以及‘科幻
产业’对中国的重要性。”这里所强调的“科幻
产业”的重要性远不止于由它启发的书籍、电
影、在线游戏等带来的显著的经济成功。更
指科幻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推广科学兴趣的方
式，科幻文学作品促进了对科学和社会两方
面的批判性反思。

人物简介：肯·麦克劳德，2024格拉斯哥

世界科幻大会主宾作家，英国著名科幻作

家。曾多次荣获英国科幻作家协会奖和普罗

米修斯奖，他曾在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期

间深度参与多个论坛，与中国的科幻作家、科

幻机构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和友好的关系。在

2024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期间，接受了记

者的专访。

科幻公园一隅 郫都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不久前发布的《2024 中国科幻产
业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
总营收 11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1%。
而 2016 年首次统计时，这一数字仅为
100 亿元，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科幻产
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市场基础和增长
潜力。

近年来，以《三体》《流浪地球》破
圈出海为代表，科幻生产的产量和质
量不断上升，中国科幻出海的产品形
态愈发多元化，从传统的纸媒科幻文
学拓展至科幻阅读、科幻影视、科幻游
戏、科幻衍生品、科幻文旅等多个业
态。其中，科幻影视和科幻游戏在海
外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奈飞版《三
体》的上线，标志着中国科幻 IP 首次登
上国外主流的流媒体平台，进一步提
升了中国科幻的国际影响力；《崩坏：
星穹铁道》等游戏将科幻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受到全球玩家的
喜爱。

“我们正在进入科技引领发展的

时代，需要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千
亿的体量还非常小，中国科幻产业未
来大有可为。”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
学教授吴岩表示，社会对科幻产业的
需求会持续增长，将涌现出更多的作
家、更多的作品、更新的业态。

在成都土生土长的八光分文化，
一直致力于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是
成都科幻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先行者
之一。以《银河边缘》为例，作为八光
分在2018年就与美国凤凰出版社开启
合作的一个项目，每一辑内容中，引进
翻译的科幻小说和中文原创科幻作品
各占一半，开启了中文—外文科幻小
说的双向出版和输出。这种新颖的合
作模式不仅在国内尚属首次，国际上
也不多见。海漄荣获“2023 雨果奖最
佳短中篇”的《时空画师》，就是刊登在
这个系列的第9辑上。

在八光分文化 CEO 杨枫看来，经
过几代科幻人的努力，成都已成为国
内培育和生产科幻内容的重镇。“希望

未来成都科幻产业能紧紧依托优质的
科幻内容，打通上下游的关系，让‘科
幻+’成为聚合跨界的‘黏合剂’，从而
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科幻行业，不断
壮大我们的人才队伍。”

成都市郫都区科创新城科幻大道
旁，总面积千余亩的世界科幻公园中
央，坐落着“星云”造型的成都科幻
馆。自今年1月底正式开馆以来，这里
已接待公众超 25 万人次，成为市民参
与科幻活动的重要载体。“通过科创、
科幻、科普融合，促进科幻文化融入城
市文化。”郫都区科协主席白云介绍，
郫都区制定“科幻产业中心十年行动
计划”，聚焦科幻 IP 运营、科幻影视等

“科幻+产业”，签约引进一批重大科幻
产业项目和科幻机构，截至目前，全区
累计培育科幻企业 50 家，泛科幻产业
规模近40亿元。

“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还来
不及撑开伞时，就已扑面而来。”刘慈
欣曾如此形容科技高速发展给生活带
来的巨变。生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
代，科幻因科学而生，以想象力为帆，
当“科幻”加上“产业”，又将给未来带
来无限可能。

“想象力”如何变“生产力”

中国科幻出海的

新创造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发布的《“三体”IP
出海观察报告》中提到，近八成海外受访者
在看完电视剧《三体》后想了解中国，最想
了解的是“中国的文化旅游”和“中国历
史”；约半数海外受访者表示阅读中国科幻
作品后，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自己对中国
相关发展的良好印象。这说明中国科幻出
海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是中国
文化出海的“新名片”。

在吴岩看来，中国科幻文学在经过100
多年的努力之后，通过“文化出海”正在世界
上建立起独立地位，“刘慈欣的《三体》获国
际大奖，被奈飞投入巨资改编，以及《流浪地
球》创下骄人票房，还有成都去年举办的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中国科幻连
续入围等，都是这种地位的很好说明。我
想立足本土经验，同时对未来中国科幻的
发展保持一种开放式态度显得尤为关键。”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
院长李广益进一步认为，这种“本土经验”
应该是带有中国独特文化基因的、对于世
界能够产生一定冲击力的文学表达，“一方
面，要进入科技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下社会
中，去捕捉各领域的生产生活图景中超越
现实和闪耀未来光辉的东西；另一方面，也
不能闭门造车，要广泛地与世界科幻对话，
去努力汲取先进的创造性，为中国科幻发
展提供更多灵感源泉。”

“中国科幻迎来今天的蓬勃发展，正是
因为既吸收了世界文化的优秀营养，又深深
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吴岩表示。3个月
前，在成都举办的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
典礼上，发布了《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
园新梦》一书，收录了56位华语科幻作家以
故乡和乡愁为主题创作的科幻作品。“故山
有松月，迟尔玩清晖。”主编石以介绍，具有
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着浓郁的家园情结，这
是有别于西方科幻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故山松
月”这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幻在世
界科幻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和创造的
自觉。“我期待，终有一日我们可能会在火
星上举办中国科幻又一套新书的首发式。
那个时候，参加首发式的人们会遥望着地
球说，我们这个蓝色星球就是那些书写者、
远行者和创造者的‘故山’。”

广泛地与世界科幻对话

1904 年，晚清小说家荒江钓叟在写下以
移民月球为主题的中国第一部原创科幻小说
时一定想不到，120 年后，嫦娥六号启航，中
国人已开启月球背面的采样之旅。

晚清时期，科幻随西方科学文化思潮涌
入中国。科幻文学，曾被国人作为科技强国
梦的寄托，鲁迅就曾在《月界旅行·辩言》中
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在中国科幻文学起步阶段，尽管模仿和
追赶是创作的关键词，但依然阻挡不了中国
科幻灿烂的想象力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芒。
那些率先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成为中国科
幻向世界范围内突进的单兵，例如在 1930 年
创作《猫城记》的老舍先生、1957 年发表《火
星建设者》的郑文光。

真正让全世界范围内的幻迷们认识到中
国科幻文学中的东方想象，还得是从《科幻世
界》杂志“出道”的《三体》。用《科幻世界》主
编姚海军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范围内，也没
有任何一个科幻作家会采用刘慈欣那样‘非
商业’的方法去创作科幻小说，但刘慈欣正是
用了这样的方法，《三体》才像一个集束炸弹
一样，为中国科幻炸开了一条路。”

2014 年，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将刘慈欣
的长篇小说《三体》第一部翻译成英语出版，

《三体》时代就此来临；次年，《三体》获得世界
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之后，一系列的海外传
播逐渐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让中国科幻小
说的出海，逐渐从“单兵”转变为“规模化”。

继《三体》之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
《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又在《科幻世界》
的助推下陆续走向海外，中国科幻作家陈楸
帆、郝景芳等人的作品也逐渐被海外科幻迷
所熟知。

在线杂志《连线》还列出了一份“每个人
都应阅读的最佳中国科幻小说”榜单，陈楸帆
的《荒潮》、刘宇昆翻译和主编的中国当代科
幻选集《碎星星》等都榜上有名。

科幻，对于中国而言本是舶来品，但如今
已到了大量中国科幻小说扬帆出海的时代。

科幻文学中
的东方想象

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埃及首映礼在吉萨省举办 图据新华社


